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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偏遠的村莊，東頭老張家，一個年輕的小夥默默的收拾著行李，他叫張宏健，老張頭的大兒子，年華23，有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家裡前幾年雖說收成不錯，但苛刻的稅收壓的這一家老小很是吃力，不過倒也勉強度日，今年不巧，趕上大旱，地裡顆粒無收。宏建曾跟老張頭提起過進宮一事，卻被老張頭扇了好幾巴掌，不怪老張頭脾氣不好，話說哪有願意送自己兒子進宮生生割去命根的爹啊。何況宏建正當年少，還沒娶妻生子。可宏建心意已決，不想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家人坐以待斃，於是趁著老張頭和弟弟妹妹出門之際，默默離家。他不願意讓老張頭跟弟弟妹妹再受飢餓之苦，狠下心，拿上包袱，便匆匆離去。
京都熱鬧非凡，這讓打小山村長大的宏建著實眼花繚亂，一路過來宏建都是靠著打零工賺些盤纏或是換口飯吃。他四處打聽進宮的地方，好不容易來到紫禁城外，卻被招募處告知暫不收人，要等到2個月之後的招募，這可苦了宏建了，就那麼點盤纏，連個客棧都住不起啊。無奈先四處找活想辦法安頓下來，趕巧，城中萬春樓招雜疫，宏建看過門前的告示牌便走了進去。迎面來的老鴇一看宏建的衣著就知道不是富貴人家，便吧宏建領到偏房去，找人給安排了個雜工，負責萬春樓裡的打掃工作。宏建自幼下地，這點活當然難不住他，還有個睡覺的地兒，工錢也不低，宏建便在此安頓了下來
夜晚，宏建輾轉反側，畢竟，第一次離家，免不了擔心老張頭和弟弟妹妹知道自己離家出走後會是怎樣的心情。今晚的月光格外明亮，把整個後院照的一清二楚，這時，宏建隱隱聽到對面萬春樓客房裡傳出一陣嬌喘聲，宏建不知道萬春樓其實就是妓院，單純的他以為也就是個裝修豪華美女如雲的飯館。嬌喘聲跌宕起伏若隱若現，聽的宏建一陣納悶，他決定瞧瞧上樓，一探究竟。
回到工坊，宏建輾轉反側，把身邊的工友吵醒了，正巧，工友翻身時，手一下子碰到了宏建碩大的堅挺男根。宏建害羞，轉過身去。工友頓時釋然，問到:嘿，小夥子，是不是想女人了，哈哈。宏建一聽，更是害羞。工友一副過來人的樣子說到:在這種地方幹活，哪有不受影響的，男人嘛，沒事，他們都睡了，你自己冒出來吧，你這年紀的小夥，不弄出來憋著難受。自己弄出來?宏建傻眼了，怎麼弄啊，身邊又沒有女人。那工友一看宏建一副呆樣，試探的問到:嘿！你從來沒冒過漿?宏建更是不解，每次夢遺都讓他不知所措，以為自己還尿床呢。
那工友一副不相信的表情，是啊，23的小夥沒有自慰過，誰信?可宏建真的沒有，他不好意思的輕聲問到:啥。。啥是冒漿?工友愕然，說到:得，今天哥哥我就幫你弄出這第一漿來!話畢，一手伸進宏建的褲襠，抓住那早已硬的不行的男根，讚美到:這麼長!好小夥!這要是上個女人還不把那娘們爽死!宏建害羞，本要掙脫，那工友熟練的輕輕套弄起來，這一套弄不要緊，卻是讓宏建欲罷不能，他從未有過這種感覺，就好像一把上滿膛的槍找到了靶子一樣。工友乾脆幫宏建脫下褲子，那根20㎝的筆直修長的硬根終於完全暴露了出來。宏建不出聲，他太爽了，但不敢吵醒其他工友。他岔開雙腿，享受著，終於，一股莫名的尿意緩緩襲來，宏建還沒來得及憋它，那頂峰的高潮伴隨酥麻的尿意一同衝了出來，宏建忘情的嗯了一聲，白色的精液一股又一股，撒滿了他微微隆起的腹肌。工友贊到:不愧是初漿啊！憋這麼多，難怪你蛋子那麼大。哈哈
兩個月的時間很快過去了，宏建離開萬春樓，自始至終他都沒有碰過樓裡一個女人，他知道，他沒錢，玩不起，難受了就躲起來自己發洩一番。他迷茫了，到底要不要做太監，冒漿的那種感覺，那種飄飄欲仙，讓他躊躇了，是啊，哪個男人不陶醉這交歡之感。但他知道，他必須這麼做，他要讓家裡人過上好日子
招募處雖說已經開始，但太監招募排隊的人寥寥無幾，宏建躲在後面，躊躇萬分，他知道，做太監是要割掉命根的，他忽然害怕了，但他卻不能回頭。一個身著太監服的人走了出來，指著宏建和前面倆說的，你們三個，來，先去沐浴。宏建跟著進了屋子，三個水桶已經裝好了熱水，小太監命他們脫去衣褲進桶洗澡，三人順從，將衣服脫光，小太監兩眼放光的看著三人的性器，那碩大的睾丸，疲軟下垂的男根，無一不讓他回想起自己當初的噩夢，三人進桶後，一個跟宏建年紀相仿的問那小太監，我們洗完了去哪，小太監嘿嘿一笑，說，到時候跟我走就行了。
三人沐浴完後，小太監給了他們三塊乾布讓他們擦乾淨，宏建問到:我們的衣服呢。小太監嘿嘿一笑，道:衣服?不用穿了，要不一會還得脫，麻煩!走吧!然後轉過頭來到，讓後面的進來洗吧!於是，便帶著宏建他們走了。三個赤裸的男體，晃著三根碩大疲軟的男根，穿過院子，來到一口小屋門前，推門進去，裡面昏暗不已，三張平板小床，一個案板樣式的東西，一盆水，五個太監模樣的人，其中一個正在洗一把寒光閃閃的小刀。小太監說到，你們三，躺上去
三人都害怕了，宏建從沒見過這陣勢，以為割個男根也就是一刀子的事兒，沒想到這麼大的場面。那五個人見三人木訥不動，其中一個大吼，不閹的，一律視為欺君枉上，處斬!三人一聽，頓時慌了，很是為難的各種躺了上去，五人手拿麻繩，把三個赤裸的年少壯男困住手腳，宏建那結實的腹肌讓困他的太監看的一陣血液澎湃!主刀太監從一邊開始，宏建在最右邊，只見那主刀太監用手提起那壯男的男根和睾丸，用樑上掛下來的細繩拴住，一提，然後用手慢慢套弄那人的男根。
那太監把嘴貼近那少年的男根，輕輕吹氣，少年把持不住，肉棒瞬間堅硬無比，持刀太監嘿嘿一笑，手起刀落，那勃起的男根和那鼓漲的睾丸瞬間被割了下來，伴隨著一聲殺豬般的嚎叫，那少年昏死過去。那割下來的男根瞬間疲軟，然後過來兩個太監把他抬到了隔壁，一個太監手拿藥罐跟了進去。。宏建傻眼了，另一個小子也傻了
宏建呆呆的看著這一切，太血腥了。他看著那淨身師緩緩的洗著閹割刀，那把剝奪了很多條男根和睾丸的閹割刀。他渾身顫抖，那持刀太監緩緩走來，卻是盯著宏建的大男根很是感興趣:呵呵，灑家倒是沒注意，這條寶貝長得俊俏，還沒有皮囊包著頭兒。他的臉慢慢靠近宏建那條碩大的男根，卻繞過男根，親上了宏建的肚臍!那持刀太監用舌頭，慢慢劃過宏建的腹肌，肚臍，腹股溝，宏建很是彆扭，但卻很是享受。
宏建從未如此享受，太美妙了，高潮的時間如此之長，哪裡還會注意到那動刀太監的冷笑，他要下刀了!他一手握住宏建的男根和卵囊，一手緩緩上揚，那宏建的男根還在不斷的冒著白漿!他還沒有結束!刀落!狠狠的切在了那條還在冒漿的修長筆直堅挺男根上!宏建瞪大了眼，那高潮的爽與鑽心的痛合在一起，真的是生不如死啊!持刀太監一刀下去，那碩大的睾丸，堅挺的男根，齊刷刷的割了下來，男根半軟，尿道口還懸掛著一滴精液，那剛剛割完的傷口，還在不斷的冒著白漿，混合著血液。宏建昏死了過去，徹底失去了知覺，失去了男根，失去了性工具，還有那些射出來的子孫種，將再也不屬於他，他也不在屬於一個正常男人。而是一個閹人!一個太監
後面是找到的
三個月的淨身房生活，徹底扭曲了宏建曾經陽光天真的青春，如今他恨!恨自己的出身!恨自己早年不知男根貴!他漸漸開始嫉妒，嫉妒所有掛著男根的男人!眼巧了，淨身房主管太監想留個幫手，宏建被選中，話說割男根是個技術活，也是個損陰德的活，沒人願意留下，可宏建恰恰想要留下。他要學!學著剝奪別人的男根!剝奪別人冒漿的權利!他似乎忘了他進宮為的是什麼。他現在心裡只有恨!和悔
切割男根可不是一日之工，宏建拜了一個叫順喜的刀手，也就是親手剝奪了宏建命根的那個太監。順喜對宏建印象頗深，也頗為喜歡，手把手叫他如何選刀，何時下刀，割的部位，手法力度的技巧。宏建打小聰明，一點就透，這讓順喜更是看他順眼，才一個月就讓他主刀閹割。那是個陰霾的下午，三個太監簇擁著一個掙扎的壯男，一把推開淨身房的大門，那壯男倒三角的上半身讓人一看上去就知道是個練家子，果然，帶頭的太監道:喜公公，這就是御前劉公公欽點的戰俘，生的俊俏，閹了送到安嬪娘娘那裡。有勞
那戰俘一絲不掛，一條微微向左彎曲的粗大疲軟男根隨著他的掙扎左右搖擺，兩顆飽滿的卵囊垂在下面，好生憐人。他拚命的試圖掙脫開來，無奈雙手反綁，他怕了，真的怕了，哪個男人不怕啊!這是什麼地方，那是剝奪一個男人原始慾望和立足之本的地方啊。他不想失去這條男根，不想日後跟女人上床後拿不出他最驕傲的資本，可他有的選嗎？幾個人七手八腳把他綁到閹割床上，順喜來到宏建身邊，叮囑到:下刀要快，准，半刻猶豫就可能會讓男人痛苦而死，這是鑽心之痛啊，越是大的命根子越是要在高潮下刀，那時的男人會多少被慾望麻醉，再配合大麻汁，成活率會高很多。
宏建擦著閹割刀，一邊順眼向戰俘那巨大的胯下望去，他曾經也是這樣，帶著一條下垂的男根和巨大的卵囊躺在那張床上，等待那最後一次的高潮和緊隨其來的劇痛，他閉上眼睛，平復了心情，然後緩緩來到戰俘身邊。那戰俘張口求饒:小哥我求求你，我沒了這玩意兒我真的活不下去啊!我求求你!放了我!放了我!宏建不語，伸手抓向那疲軟的男根，久違的手感，熟悉而又遙不可及。他撫摸著，回憶著，那戰俘大叫:你要幹什麼!宏建付下身去，深深吸了一口氣，久違的荷爾蒙的味道讓他無比興奮
宏建情不自禁的用舌尖觸碰那沉睡的男根，由上而下，舔到蛋囊下面，再順勢回去，順手擼下寶皮，舌尖在那光滑頭處旋轉著，那戰俘年華19，哪裡經得起這番挑逗，那條發育不完全卻又碩大無比的男根直挺挺的站了起來
宏建小嘴一動，男根的頭部瞬間沒入嘴中，那濕潤的光滑，讓第一次給男人口的宏建無比忘情，他用牙齒輕咬戰俘的命根，感受它的彈性，戰俘一臉的不甘心卻又無法抵抗，他表情痛苦卻快樂著，宏建一手伸向戰俘的硬丸，揉捏，把玩，然後握住那條已是硬似鐵棒的命根，邊吸邊套弄，戰俘終於把持不住，啊的爽叫了一聲，完全的享受起來，那漸漸逼近的尿意讓他知道自己快要到達快樂的巔峰了
戰俘呼吸加快，宏建感覺男根忽然變硬，便知快要下刀了，在看那戰俘，排山倒海的潮爽和酥麻的尿意一同襲來，他啊的一聲長嘯。白色漿液一股腦的噴在了宏建嘴裡，宏建吐了出來，戰俘還在潮噴，那四射的漿液，灑在他結實的胸肌上，就是現在!宏建握住那根略彎的硬棒，感受一下它最後的堅挺，然後手起刀落，不等那男根洩完，齊刷刷的割下，蛋囊連著那彎彎的男根，離開了自己的主人。戰俘一聲慘絕人寰的嚎叫，那尿道口殘存的漿液，和著血液，最後證明了這是一個曾經有過碩大男根的男人。
兩個小太監把那戰俘架進了偏房，剛剛失去男根的他還要再扛過三天的危險期，若鵝毛管拔出，有尿液流淌出來，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若結渣堵塞，那就只有等死的份兒，宏建重新擦洗那閹割刀，側眼看去，那剛剛割下來的男根靜靜的躺在盆裡，混合著血液，白漿，那半勃的男根，就算是離開了他的主人，依然像一件藝術品。只是不再晃動，隨後它會被扔進油鍋，炸透，撒上乾粉，香料，長眠在寶貝房的橫樑上。
初夏，炎熱的上午，一個身著華麗太監服的小夥騎著高頭大馬，身後尾隨著一群下人，漫步在京都的大街上，細數時日，宏建已經在宮裡呆了五年了，如今的他已不再是那懵懂的小夥，失去男根的宏建，喉結慢慢褪去，鬍鬚根根褪去，粗狂的嗓門如今卻是細聲細語，他開始喜歡鮮豔的衣服，花哨的飾品，更是憑藉高超的閹割手藝和聰明才智，一躍成為了敬事房主管太監，他不再為了銀子發愁，豐厚的月銀和下面人的供奉讓這個曾經為一口飯兒發愁的他一躍成為了真正的達官貴人。他要回家，這是他最初的夢想，衣錦還鄉，把大把的銀子雙手送到老張頭面前，他買了很多衣服，很多腊肉，尾隨的下人個個都背著一個沉甸甸的包裹。
老家的村莊還是那樣，一排破舊的草屋，一條崎嶇的小路，村外的山坡上，麥子已是近半米高，一行人剛進村，就引來了眾多街坊的圍觀，是啊，這偏遠的窮山村哪有啥達官貴人會來這裡。這時，一位挎著籃子的大娘失聲說到:這。。這不是老張頭家失蹤多年的大兒子嗎?宏
建這是當官兒了呀!一群人七嘴八舌的開始議論，大家都以為宏建是離家討生活去了，誰曾想他會真的當官啊！其實老張頭在發現宏建離家之後隱隱才到自己的兒子去哪了，但他不敢聲張，話說哪有兒子偷跑去割命根還要四處張揚的爹啊。宏建一路不語，來到自家的院落門前，一個身著粗布上衣的姑娘剛要出門，一眼就看到了馬上的宏建，表情瞬間呆滯了，失聲叫到:哥!不錯，這正是宏建的妹妹，不過已是黃花大閨女了，宏建跳下馬，一把摟住妹妹:春喜啊，哥回來了!你們受苦了!
山村的黃昏格外美麗，夕陽西下，一家人圍坐在一起，那些尾隨的下人被宏建遣散回去了，畢竟家裡小，睡不開，春喜忙著給老張頭和哥哥弟弟倒酒，滿滿一桌子肉菜，吃的一家子人直打飽嗝。晚上，酒後的宏建和倆弟弟睡一個屋，三兄弟喝的都有點大了。撈著家常，不知不覺就睡著了，深夜，宏建被一泡尿憋醒，晃晃悠悠的起身出門撒尿，失去男根多年的他早已習慣蹲著小便，他提上褲子，撇了一眼那空空的襠部，苦笑一聲，深切的看了一眼老張頭的房間，他做到了!他讓家人過上了好日子。回屋躺下，宏陽和宏信的鼾聲彼此起伏，宏建靜靜躺下，看著一家子日後不必再為生計發愁，他欣慰了。此時，宏陽一個翻身，宏建感覺腰部被一根東西頂了一下，伸手探去，竟是宏陽那堅挺的男根
那熟悉又陌生的堅挺讓宏建著實一哆嗦，他無數次的剝奪了別人的男根，讓他們在快樂中享受痛苦，然後永遠的痛苦!宏陽今年剛過18，正是年少精壯的時候，直挺挺的男根就那麼頂著宏建的腰部，宏建用手輕輕握住，感受著宏陽未發育成熟卻又粗大無比的男根，宏陽似乎是夜勃了，每個男人晚上都會有幾次勃起這很正常，何況是初為男人的宏陽，那硬度，那長度，比起宏建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宏建知道自己單純的傻弟弟沒有唱過冒漿的滋味，他喜歡荷爾蒙的味道，讓他無比陶醉。宏建輕輕掀開被子，蓋在了宏信身上，宏陽那堅硬的巨根，把短褲撐得老高，宏建心潮澎湃，輕輕脫下宏陽的短褲，那躁動的男根瞬間跳了出來，筆直的根莖，碩大的卵囊，不大不小的莖頭還沒有完全露出來，半包的外皮襯托的著實性感。
宏建輕輕舔在那白漿之上，滑膩，腥香，他哭了，他曾經也是如此的享受，可現在，他的下體，他的男根，已經成為了永遠的過去!宏建幫宏陽擦拭乾淨，又躺了回去，宏陽剛剛經歷了男人的第一次冒漿，那美妙的感覺讓他深深陶醉，他終於知道自己在每一次晨勃的時候為何難受的不知如何發洩，現在他知道了，他無比興奮，哥哥親自教他如何冒漿。有個哥哥真好！宏陽心想，翻身摟住哥哥，宏陽沒有因此愛上哥哥，他有男根，他喜歡女人，只是單純的感動，對哥哥的感動。他好奇哥哥是如何學會的，是不是哥哥也會如此，順手摸了下去，卻是空空如也!他呆住了！怎麼沒有!哥哥的男根去哪了?宏建在宏陽摸到自己下體的時候渾身一哆嗦，這是每個太監最忌諱的地方，可摸他的是他的親弟弟，他知道自己這倆弟弟單純的像張白紙。他轉身對宏陽說:為了你們，我可以做任何事
次日，宏建起身梳洗，兩個弟弟還在熟睡，宏建便獨自一人出門，沿著那條熟悉的小路，閒庭信步。宏建的輝煌讓村裡所有人都對他刮目相看，雖說是沒了那傲人的男根，但卻從此榮華一生，想來倒也滿心的安慰，宏建苦笑。轉過胡同的彎兒，剛巧遇見同村的周嫂，周嫂其實本是要去找宏建的，她家4個兒子，一貧如洗，本想送未成婚的小兒子躍鑫跟著宏建進宮，卻又心疼兒子捨去命根之痛，躊躇之際剛好遇到散步的宏建。
宏建上前打招呼，周嫂含糊一聲，欲言又止，宏建不解，問到，周嫂是否有事？但說無妨。周嫂支支吾吾到，宏建啊，嫂子我。。哎。咱這村裡的情況你也瞭解，你說我們家四個兒子，我和你哥我倆。。。那個。。躍鑫這孩子一直挺仰慕你的。。他從小機靈。。你看能不能。。。宏建大體知道周嫂的意思了，苦笑一聲道，周嫂啊，我們這行當你也知道，您真捨得讓躍鑫他。。。周嫂抹淚，哪裡捨得啊，這不是沒辦法嘛！宏建你就帶他去吧，去了至少有你照顧不會餓肚子。。。宏建嘆息，好吧，我後天啟程，到時候你帶他過來吧。。周嫂謝過之後，抹淚離去。宏建知道這周嫂也是無奈之舉，不知道躍鑫這孩子是怎麼想的。
啟程的前一天晚上，周嫂帶著小兒子躍鑫來到老張頭家，宏建剛吃完晚飯，打量著躍鑫，高高的個子，白淨，瘦瘦的身材，細胳膊細腿的，骨架子倒是很寬，可身上沒多少肉。周嫂對躍鑫說道，日後跟著你宏建哥混，會有出息的。轉身又對宏建說道，宏建啊，我們家躍鑫可就拜託你了。說完轉身離去，淚水瞬間就下來了。躍鑫還是個18歲的小夥，血氣方剛，哪裡知道進宮是要切掉那命根之事，只知道進宮後就會像宏建哥一樣光宗耀祖。
晚上，宏建把躍鑫安排和自己一個屋睡，宏建要讓躍鑫明白此行的目的和進宮的代價，不想讓自己落個埋怨。屋裡，燭光搖曳，兩人躺在床上，宏建問到，躍鑫啊，你可知進宮是要付出代價的。躍鑫答到，不管多大代價我也要去，我就跟著宏建哥你了，我要讓家裡過上好日子，哥你讓我幹啥我幹啥!宏建苦笑，你個傻孩子，可知道男根的重要?躍鑫不懂，啥?這跟男根啥關係？宏建無奈，說到，男人進宮是要割掉男根的啊！躍鑫長大了嘴，半天不說話，他怎麼也沒想到，進宮還需要割掉那玩意!宏建看出了躍鑫的躊躇，說到:現在後悔，還來得及。
躍鑫哪裡明白男根的永途，他只是單純的以為日後不能站著撒尿而已，咬牙說到:割就割!為了將來的日子，少一條命根算什麼!宏建苦笑到:躍鑫啊！別傻了!這男根之歡千金不換啊！你真捨得?躍鑫一臉迷茫，啥叫男根之歡?宏建嘆息，說到，你脫掉褲子。躍鑫害羞，不知道宏建要幹嘛，宏建把頭埋到躍鑫的胸膛上，用舌尖輕輕舔舐躍鑫的小紅豆，躍鑫驚訝，卻是感覺淡淡酥麻，紅豆慢慢變硬，那酥麻的酸癢向下延伸，彙集到男根部位，下體逐漸腫大，宏建一把褪下躍進的褲子，一條細長彎彎的男根瞬間崩了出來，那瘦長的身板，微微隆起的腹肌，加上這條細長彎曲的男根，讓宏建那久違的浴火瞬間點燃。半包的根頭向下微微彎曲，整個男根硬如鐵棍!
宏建握住那根跳動的命根，輕輕的，上下套弄，帶動那半截皮囊，還有溢出的淫液，塗滿了了亮晶晶的根頭，躍鑫情不自禁的岔開雙腿，那酥麻的感覺包裹住整個男根，牽動著整個胯下，源源不斷的酥麻癢，這男根之歡豈是他一個初成少年能抵禦的，不一會兒那隱隱的尿意便漸漸接近，他失措了，怎能在此撒尿呢！憋!可哪裡憋的住，酥麻感麻痺了他的尿道，酸癢感瞬間充斥全身，他情不自禁的啊了一聲，一股淡黃色的乳液飛濺出來。
原來這才是男根之歡!躍鑫真的猶豫了，跟當年的宏建一樣，他怎麼也沒想到，胯下的這跟棒棒會有如此大的魔力!可他還是選擇了割去，割去這條細長的男根，它能換取全家人的幸福！他堅信，卻猶豫，可嘴上還是硬，無論宏建怎麼給他機會，他都堅定著這個信念，直到他躺在那冰冷的閹床上，看著宏建洗著那把剝奪了無數男人胯下權利的小刀時，他真的害怕了，可他還是硬撐，宏建走過來，最後問了一句，你真的不悔?躍鑫猶豫的點頭，這一點頭，他便注定踏上那痛苦的開始!宏建彎下腰去，含住躍鑫那剛剛發育初成的男根，細長，堅挺，卵蛋在他手中來回翻滾，躍鑫又一次感受到了那久違的酥麻，他盡情的享受著，那堅挺的男根源源不斷的抒發著酥癢的舒適，尿意再次來臨，他用力一頂，男根深入宏建喉嚨，乳液隨即衝出!那無比的舒爽和酥麻正是最好的麻藥!宏建瞬間下刀，那條細長，彎曲，硬的不行還在冒漿的男根被瞬間切下!躍鑫痛的大叫，摻雜爽的聲音!那還在不斷湧出的白漿，最後一次證明了一個男孩的青春期男根發育，而那切下來的男根已經完全疲軟，卻還是堅挺時的長度!那半包的皮囊，包著那掛著白漿的根頭。
躍鑫昏了過去，在他的傷口尿道處插了一根鵝毛管，宏建把躍鑫的男根洗乾淨，拿回家準備處理，順便把躍鑫背起送回了周嫂家，幾次叮囑周嫂，這段時間一定不能讓躍鑫排泄，儘可能多喝熱水，食物多為湯食，並在食物中儘可能多放洩物，好讓排尿減少，避免傷口感染，周嫂一邊抹淚，一邊答應著，臨走前宏建答應周嫂幾日後便來探望躍鑫，並交還躍鑫的男根，之後便帶躍鑫進宮。
宏建拿著那躍鑫剛剛發育完的男根，放入一個木黎盒子中，回屋後，確發現自己的弟弟依然在酣睡，他不記得這幾天和躍鑫斡旋了多久，看了看天色很晚了。。。宏建他好累，想到當年入宮後，想的是為自己家裡，村裡的人造福的，想不到自己發達後，確又將自己同村另一個男孩拉向了深淵。。。他好累，真的好累，這樣對還是不對。。。
正在他躊躇之際，宏陽可能是被宏建回來的聲音吵醒了，他起身問到「哥，你怎麼了？」
「哥沒事，你睡吧。。。」宏建默答道。
宏建的目光被那個流出血水的木黎盒子吸引住了，便好奇的問到「哥，那盒子裡裝的是啥？怎麼有血？是不是你去給我打鴿子去了？我睡餓了。哥對了，躍鑫弟弟呢？怎麼回周大娘家了是嗎？」
「我。。。不知道！！！別問了！！！」說完這句話，宏建大哭起來，他後悔了，後悔對躍鑫做了這種事。。。
「哥，你到底是怎麼了？」宏陽不知道，他便一把拿起那令他好奇的盒子，那木黎盒子並沒有鎖，裡面的躍鑫的男根掉在了地上，連著那血水。。。
「啊！！！」宏陽被這個場景嚇住了。。。大叫了起來。。。
那躍鑫疲軟的男根就躺在了地上，宏建立馬堵住了宏陽的嘴，抱緊了宏陽，凝視住那宏陽驚恐的眼神，小聲對他說:「二弟，別怕，小點聲，別吵醒了宏信。。。他還在睡覺，千萬不能讓他看到，知道嗎？他會被嚇到的。。。」
宏陽示意點了點頭。。拭去自己驚恐的眼淚。。。
宏建從地上拿起那躍鑫的男根，小心翼翼的放在帶有血水的木黎盒子裡。
宏陽驚恐的說到:「這個，是我躍鑫的？」
「嗯，是我切下的」宏建說著話流著淚。。。
「哥！你真是個畜生！你不在家這幾年，躍鑫老弟沒事就來咱家幫忙，我們倆是最好的朋友，一直那他當親哥們看著，你居然親手切下了他的男根！」
宏建大怒，給了宏陽一巴掌。。。
「你懂什麼！我們都是窮人家的男孩子，不把自己閹了進宮做太監，你們怎麼活啊！我回來帶來的哪件東西，哪塊口糧，不都是用我自己的男根換來的嗎？我是畜生？我為了你們閹了自己我竟然被自己的親弟弟罵了畜生！來，你來摸摸我的下面！你來摸摸！什麼都沒有了！我以後再也不是男人了！」
宏建抓住了宏陽的手，脫下了自己的褲子，摁著宏陽的手瘋狂的在自己作為太監的禁區亂摸。。。弟弟的手每一次碰觸他那裡，都是一次心痛的又一次折磨。。。
宏建宏陽都哭了，宏建提起了自己的褲子，宏陽也縮回了手，兩個兄弟抱在了一起大哭了一場。。。
「哥，我對不起你，你為我付出了這麼多，我還居然罵你」。。。
「小崽子，別哭了，哥心裡難受，哥不在像你們一樣了，沒有了男根，沒有了男根之歡，哥還是那句話哥能為你們做任何事！別哭了，快起來吧，趁著天還沒亮，我還得處理一下躍鑫的男根呢。」
兩兄弟這才起來，這時，正在酣睡的宏信也醒了，。。。
「哥，你們不睡覺，怎麼了？」
「沒事，你睡吧，我們聊天呢。。。」
毫無戒心的小宏信這才睡下，兩兄弟拿起了躍鑫的男根，像廚房走去。。。
「哥，躍鑫的這東西，怎麼處理啊？」宏陽問到。
「炸了，然後用香粉包好，」宏建回答道。
「什麼？炸了？」宏建大為失色，手裡的盒子裡就裝著自己的好兄弟的男根，他有些不捨炸了它，他的目光盯著那躍鑫的男根，想起了去年和躍鑫在河邊洗澡那一幕，那是躍鑫的男根還沒有這麼大，自己的男根略微比他的大一點。想不到一年就長的這麼大了，當然了，自己的也長了許多，依然比躍鑫的要大，他看著躍鑫在盒子裡的男根，雖說那條玉莖已經疲軟，但是依然有當年的輪廓，半包的嫩頭上還依然掛著那冒出的白漿，宏陽用手摸了一下，依然粘稠，當然了，宏陽喜歡女人，只不過只是可惜了眼前的這條男根。。。不捨的將它放入了油鍋中。。。

